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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海侦察记

范先琪口述张海涛整理

1949 年 12 月 4日，我四支队配合大军解放北海，当时我是四支二十四团三

连指导员。经一天激战后，北海的残敌一窝蜂地逃往涠洲岛，合浦伪县政府也

在其中。他们仗着海军之优势，炮艇日夜巡逻，封锁涠洲之外方圆五里的海面，

严禁渔船出远海，并与海南岛之敌遥相呼应。我们没有海军，解放军多是内陆

人，不习海战。为解放涠洲、北海军政委员会边征船，边进行海上练习兵。但

涠洲到底有多少敌军和兵舰，布防如何，因当时涠洲没有地下党，敌人海上封

锁很严，我们无法摸清。

1950 年 1 月的一天，我接到军政委员会的电话，要我马上就去。踏入军委

会办公室，只见老一团政委唐才猷、三支司令员谢王岗、政委陈明刚、北海军

政委员会主任谭俊四位首长都在场，我想一定又有重要任务了，心里有一种临

战前的亢奋。果然，唐政委拍着我的肩头说：“小范，组织上决定派你渡海到涠

洲去侦察敌情，任务很艰险，但十分重要，必须要完成，有信心吗?”我挺起胸

膛说：“有!”接着，谢司令具体说明了这次侦察的任务：一、摸清敌舰、兵力

和火力点的情况；二、对敌海军范参谋长进行策反工作。

原来，敌驻涠海军范参谋长是陈琪同志的姐夫叶庆波少时的同窗好友，不

久前，两人在北海聚情，范流露出对国军大势已去的沮丧，何去何从，尚举旗

不定，因此，这次我带上北海军政委员会给范参谋长的信，信上大意是；兹派

我军政委员会代表范先琪同志前去谈判，希望范参谋长能识时务、辨大势，率

舰起义，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一边，我军既往不咎，欢迎一切投诚人员，并

保证安全，立大功者受奖，云云。

接着，谢司令叫叶庆波进来对我说，这次由叶庆波带路，他在涠洲有不少

熟人。叶走后，唐政委对我叮咛说；“叶庆波是我们同志的亲戚，也是敌参谋长

的同窗好友，对他要相信，也要注意，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根据实际情况。



见机行事。”

几天后一个上弦月的夜晚，我和叶庆波化装成小贩在现在区船厂的地方上

了一条渔船偷渡涠洲。

船一出冠头岭天气就变了，大海晃荡起来，风雨铺天盖地，船忽儿抛上浪

尖，忽儿摔下波谷，晕得我翻肠倒胃，黄胆水吐了一身，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到

涠洲，接近涠洲时，探照灯在海面乱射，并听到巡逻艇的马达声，好在夜黑浪

大，船东避西躲，终于靠了岸。

我随着叶庆波超超趔趔地摸上岛，浑身象散了架，天黑路滑，山道崎岖，

我一脚踏空，栽进了仙人掌丛中，扎得浑身是伤。叶庆波好不容易把我拉出来，

着急地说：“快走，这里不能停留。”我咬着牙，挣扎着跟叶庆波跌跌撞撞地走

了五里山路，进入一个村落，叶庆波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户主叫谢仲谦，叶

颇神气地对他说：“这位是大陆来的范同志，我们要在你这里住几天。”“同志”

这个词使谢大吃一惊，我也一愣，叶很轻松地拍着我的肩头说：“不要紧，谢叔

是我的心腹朋友。”谢赶紧关上门把我们让进屋，他显得紧张，但很热情。我发

觉谢家是大户，不是穷苦人家。住下后才知道，谢仲是族老，村保长。我责备

叶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叶却不在乎地说：“放心吧．政治不可靠，我怎敢把你带

来。”甚至得意地亮出驳壳枪向谢的家人炫耀，我也拿他没办法，只得暗存戒意。

第二天，叶庆波按我的吩咐去见了范参谋长，范同意与我见面。第三天中

午叶庆波领我来到约会地点——南湾街饭店。踏进饭店，我的心“格登”跳了

一下，只见里面有许多国民党官兵，简直就是个军人俱乐部，大概在这穷途末

日之时都来这里遣愁消闷。一位军阶很高的军官独坐一张茶桌，叶庆波立刻上

前与他握手寒喧．然后示意我过来向他介绍说：“这是我表弟，来做生意的。”

军官瞟了我一眼，对女招待打了个招呼，在台上点着两个手指。女招待马上加

了两位茶座，我坐下来，看着他，心想，这就是范参谋长了。我没有哼声，等

他开口，如果他是范参谋长他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和来意。可是坐了半天，他没

有任何表示，只偶尔和叶闲聊几旬，叶则不断和女招待打情骂俏，我感到不对

头，叶是怎么搞的，居不是范变卦了?是不是我们中了圈套?我偷偷观察四周，

紧张地思索着，又悄悄踩了踩叶的脚，叶却反把我的脚推开，似乎是叫我别急。



我又怎能不急呢?我在合浦小有名气，在这国民党官兵、特务进进出出的大庭广

众之下端坐，如被认出，岂不危险!已经坐了两个钟头了，不管范有无诚意，我

必须立刻离开，因此我借说小便走出了饭店，我观察四周，没有发现盯梢的，

便满腹疑虑地蹲在不远处的大树下，抽着烟，盯着饭店的动静．好一会，叶和

那位军官走出来，但在门口分手了。我问叶：“这个是吗?”叶说：“不是，不

知为什么还不来。”我愕然了，考虑了一下，便叫叶去找范，查清原因。叶走不

远便匆匆折回说：“来了，来了!”果然，一位海军军官匆匆而来．他见到我，

显得很紧张，叶赶紧把我们领到附近一个客店的房间里，他便在门外放哨；范

参谋长很不安地说：“真对不起，有一件公务耽搁，不能脱身，来迟了，请多多

包涵。”我递上军政委员会给他的信。他看完则放到嘴里嚼烂才吐出来，迅速地

处理了。我说明了我军的政策，希望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他没等我把话说

完，则说：“这些我都明白，你就直说吧，要我怎么干?”我说，一、我们需要

他们的电报密码；二、希望他能策反兵舰起义，回到大陆去。范显得很为难地

说，他无法办到，电报密码是徐司令掌握，他很难下手；关于起义，虽说他是

参谋长，掌握部分舰艇，但在这人心背离之时，他作为本地人并不被信任，每

条船上徐司令都安排有心腹。如果我们不棚信他，请等他三五天，他可以炸沉

几条兵舰，带着二三十弟兄和家届返回大陆。我说：“不必这样匆忙，危险太大，

请等时机成熟，我们相信你。”因为临来时，唐政委吩咐，对范不能抱太大希望，

只要他有弃暗投明之意，不必强求，要继续做工作，等待时机成熟。我们交谈

不到半个钟头，军号响了，范赶紧站毽来说：“我不能再坐了，现在是开饭时间，

回迟了容易引起注意。”我说明天是否可以再会面，他摇摇头：“白天见面太危

险，晚上更不可能，贵方的意思我已明白，我如能做到，我会去做，范先生请

留步吧。”说着便走出客店。

我打发叶庆波回去，便偷偷尾随范参谋长，宁愿冒险，不甘心这条线就这

样断了。范察觉我跟着他，走走便停下，我也停下，就这样走走停停，将靠近

敌西面军营处时，他不走了，显然在等我，他眼望别处，惶急地对我说：“再往

前走一步就不行了，太危险了!”我说：“你说我是你表弟，你带我去吃顿饭。”

他哭丧着脸求饶似的说：“啊呀，这里合浦人很多，扯起亲戚，很容易露马脚，



这样你危险我也危险。”我扫视了海湾的地形，海湾为一半圆形，舰艇进进出出，

东西两端就象螃蟹的两个钳。我说：“好吧，你告诉我海军基地的情况。”他说：

“基地分两处，就在海湾的东西两端，东面是徐司令管辖，这是西面归我管，

我这边有四十多艘舰艇……啊呀，我得走了，再迟就不行了。”说着便快步而去。

我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心想，看来得靠我自己了。

涠洲街上，到处是国民党残兵，各种番号的都有，许多人把从大陆带来的

东西沿街摆卖，卖军装的也有，乱哄哄的，第四天我在街上同一位士兵买了一

套军装，打听了他的部队番号和长官姓名，便到甘蔗地换了装，装成一个国民

党散兵，到各军事基地和火力点处溜达，与国民党散兵攀谈，通过两天的侦察，

基本搞清了敌人的军事布置：东西两处海军基地共有八九十艘舰艇，小的多，

火器多是小口径炮，有的船没炮，只有高机、重机、大兵舰只有三四艘，山岗、

海滩各险要处共有四五十个碉堡、火力点，当其时的总兵力约二千多人。

第五晚，叶庆波不知到哪过夜了，这两天他没任务，乐得到处串门，我只

得一个人睡下了。天蒙蒙亮的时候，谢家的女儿去挑水，发现一群国民党兵突

然来村里搜查，并直朝他家里奔去。她扔下水捅，跑回家，惶急地把我推醒，

说：“国民党抓你来了，快走!”我急忙收拾好，她拉着我从后门溜出，穿过蕉

林，跑到海边，上了她家的小船，她摇起橹，把我送出大海，上了一条渔船。

船老大姓王，跟谢家女很熟，我给了他三百元西纸，请他送我回北海。他也看

出我来路有点蹊跷，但没问什么便答应了。船开了，我挥手和谢家女告别，心

中涌起一股热流，泪花湿润了眼眶。

回到北海，我立刻向军政委员会汇报。唐政委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任务

完成得很好。我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应该感谢叶庆波和谢父女。

1950 年 3 月 6 日，我大军渡海解放了涠洲岛。


